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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26 年 5 月 4 日星期一
上午 9 點起，皇冠老年生活
中心將開放 Weinberg 大樓
、皇冠中心一期和 Tallin 大
樓的所有第 8 條款補貼、住
房基金、可負擔稅收抵免和
市場價格租賃計劃的等候名
單。
申請資料包可向www.crown-
centerstl.org下載 ，或發送電子
郵件至info@crowncenterstl.org
索取 ，也可致電或前往位於 
8350 Delcrest Drive 的管理辦公
室（電話：314.991.2055）索取
（辦公時間：週一至週五，上午 
10 點至下午 3 點）。如有任何
疑問，請發送電子郵件至
info@crowncenterstl.or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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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子奇氣得銀髯逆豎，厲聲大叫道：
「進門容易出門難，老夫偏不走，看你

們有什麼手段把老夫弄出去！」
那僕人臉色一沉道：
「呂老生，小可們已經容忍再三，您若

是再要不知進退，小可們也要得罪了！」
說完又沉聲對旁邊的僕人道： 「把呂老

先生請出去！」
有兩個僕人飛身前撲，動作奇速，可是

他們進到一半，就像泥塑木雕般地停住了，
原來呂子奇受過一次折辱，知道這些僕人個
個身手非凡，不等他們近身，就發出兩枚錢
鏢，制住他們的穴道。呂子奇用手一抬，收
回了錢鏢，那兩個人的穴道猶未解開，仍是
呆立如前，呂子奇才冷笑了一聲道：

「老夫的十二枚金錢鏢，向來都是逢到
絕頂高手時才出手使用，今天用來對付你
們，實在太屈辱了它！」

說完攤開手掌，擲落一把銅屑。
那僕人怔了一怔方道：
「呂老生金錢鏢絕技固已蜚聲字內，想

不到掌上功夫也願如此精絕，一握碎金，這
份火候實在令人敬佩，小可自揣冒昧，頗想
領教一下！」

說完在袖中掏出一根細長的金屬鏈條，
先用手一抖，變成一根長約五六尺的軟鞭，
指向那兩個受制的僕人！

叭叭兩聲，那兩人的背上各挨了一下，
雖然各栽了一個跟頭，卻已將穴道拍開，忍
痛退到一邊！

呂子奇卻為之一怔，他錢鏢打穴是取那
兩人的前心將台穴，閉住他們的氣血運行，
才制住他們的行動！

即使要解開他們的穴道，也應該受制的
地方著手，可是那僕人的軟鞭卻是攀在他們
的背上，硬是用內力震開他們的穴脈，看來
這個駱仲和的確是不簡單，他門下的傭僕都
具有如此身手，他本人還了得嗎？

而且那手持軟鞭的僕人運鞭的手法輕鬆
自如，恐怕還不好應付，心中雖如此想，口
中卻不肯示弱，哈哈一笑道： 「來吧！老夫
把你們都收拾下來，再找你們主人說話！」

那僕人手持軟鞭朝天一抖，振得筆直，
然後也冷冷一笑道：

「小可蒙家主人傳授得幾手破招式，原
為防備穿壁躍牆的小毛賊之用，自然難與老
先生金錢鏢神技相抗，可是小可責任在身，
也不能不管聽由老先生入內，祇好請老生手
下留情了！」

口中說得客氣，手下卻不含糊，鞭光閃
耀，舞得風雨不透，先將自己全身罩住，然
後向呂子奇撲過去。

呂子奇倒是難了，他除了掌中錢鏢外，
從不攜帶武器，這僕人軟鞭舞得一點空隙都

沒有，錢鏢一時無法攻進去，自己赤手空
拳，不知將如何與之相搏。

以自己在江湖上的身份而言，別說是被
他的鞭子打中了，就是被逼得離開了所站的
地方，也是一件丟人的事，可是照目前情勢
看來，除了退避之外，簡直就沒有別的路可
走，祇得運氣於臂，想利用功力破架開對方
的鞭勢，然後再回他一鏢！

主意是打定了，把握卻不大，照這傢伙
一鞭震穴的程度看來，自己的肉臂是否能擋
得住他的一鞭還成問題！

江湖人重名甚於性命，寧可丟命不能丟
人，事情擠到這個程度，他也祇好咬牙一拼
了！

那僕人鞭舞雖急，進勢卻慢，那自然是
為了忌憚他錢鏢的原故，可是十幾丈的距
離，要拉近也是很快的事！

兩個人的間隔祇剩丈許，再除去五尺來
長的鞭身，相距實際祇有半丈，呂子奇已可
感覺到迫人勁風，心中更感駭然，別說是用
手去格架軟鞭了，以以這股勁風，也推擠得
他幾乎站不住腳！

正當他咬緊牙關，想反迎上去時，耳邊
窮聞一聲厲叱，接著眼前白光一閃，又是一
陣叮鐺的脆響！

然後他看見金蒲孤手中持著一柄寒光映
眼的短刀，臉上一片怒色，那僕人手中的軟
板祇剩下尺來長一節，地下卻做著三四寸長
的斷鞭，總數有十幾段之多！

不用說，一定是金蒲孤突然出手，解了
他的困，而且他的那柄短刀也正是得白崇明
島的無雙利器——修羅刀。

（一四）

然而這位濃茶尼姑口中喊叫的內容，為什麼
會跟上回寄到我住處的警告信的詞句相同？像她
這樣半瘋狂的老太婆，不可能寫出如此條理清晰
的警告信。難道寫這封警告信的人，是從這位半
瘋的老太婆口中得到靈感，才寫出那封信的？這
些疑問，當時已經悄然留在我心中。

第一次看見我出生的家，比我想像中的還要
雄偉巨大。這是一棟具有相當份量與安全感的建
築物，土牆圍繞的宅邸內，有高聳雲天的杉樹，
當我們穿過大門走向玄關時，旁邊的板門後面有
一位女傭模樣的女孩走出來。

「西屋的少奶奶，歡迎歡迎！門外的人在嚷
嚷些什麼？」

「沒什麼事，別理他們。阿島，你趕快進去
通報，說美也子將辰彌少爺帶回來了。」

「辰彌少爺……」
那位名叫阿島的女傭睜大眼睛看著我，然後

用小跑步奔向裡面去。
「寺田先生，請進請進。」
「謝謝。」

進入寬大的玄關的那一刻，我的心臟因緊張
而狂跳不已。

我們等了一會，剛才那位女傭的後面跟著一
位三十五、六歲的少婦，頭上夾雜著幾根灰白的
頭髮，瘦小蒼白的臉頰顯得有點沒生氣。

「西屋的少奶奶，歡迎歡迎。」
這一帶的人都有著高亢的聲調，聽起來非常

誇張，這位少婦的語氣裡沒有一絲熱情，動作也
溫吞，但未必是她沒有誠意，可能是身體不好，
因為她臉色蒼白，眼睛看起來也無神。

「春代，真不好意思，麻煩你出來接我們。我來為你們介
紹，這位是辰彌，辰彌，這位是你姐姐春代。」

美也子跟這家人非常親熱，她一面為我們介紹一面脫下鞋子
走進屋內。

我和春代姐姐各自站在玄關的上下方行禮鞠躬，她似乎有點
畏怯，一接觸到我的眼光，立即避開了。

這是我與同父異母的姐姐初次見面的情景，我對她的第一印
象還不壞。

姐姐的相貌雖然稱不上是美女，但受到大家庭的惹陶，全身
流露出善良的氣質，無形中抒解了我的緊張感，我如釋重負地鬆
了一口氣。

「對你弟弟的印象如何？」
「啊……沒想到他已經長大成人了。」

姐姐像小女孩一樣瞄了我一眼，倏地臉頰潮紅，低著頭歎息
一聲笑了起來。從她的樣子看起來，她對我的第一印象似乎還不
壞。

「姑婆她們都在等你。」
我們跟在姐姐的後面走進屋內的長廊。從外面看這棟房子，

感覺就已經非常宏偉，到了裡面，才發現比想像中更壯觀。當我
穿過橫越十五間房間的長廊時，彷彿有種誤闖入寺院般的錯覺。

「姐姐，姑婆她們在離館（註：與主屋分離的房子，一般多
是會客或宴會的時候使用）嗎？」

「姑婆說因為第一次歡迎你，所以安排在那邊見面。」
（二十七）

卻說昨日園中的那位佳人，便是華刺史的長女柔玉小姐。那
綠衣女子是華家的家生女，幼失父母，華夫人愛他生得清秀聰
明，養在身邊，如同骨肉，喚名韓香，一家上下，都叫他做韓
姐。華刺史幾番要收他，華夫人不肯，要將他嫁一個單夫獨妻。
這韓姐和柔玉小姐極好，每日在夫人前走一走，便來和柔玉小姐
一處，行住坐臥不離，因此也識字能文、柔玉小姐凡有甚心事，
都不瞞他。那青衣女子名喚絳雪，是從小服侍柔玉小姐的婢子。
韓香、絳雪和小姐三人，都同心合意的。昨日柔玉小姐見蔣青巖
的人品才學，心下十分愛慕，不好說出，韓香也看破幾分。這日
韓香聽得夫人有個侄兒到了，忙到屏門後張看，一眼張見是蔣青
巖，心下著了一驚，道： 「奇怪，奇怪，這生原來是夫人的侄
兒。」忙走到後面妝樓上來，向柔玉小姐道： 「小姐，你道奇也
不奇，蔣家官人就是昨日園中的那蔣秀才。」柔玉小姐聞言，驚
喜道： 「他昨日說他姓蔣，彼時我不曾留心問得，原來就是蔣家
表兄。到是我們昨日不曾有甚行徑，落在他眼裡，不然被他笑
殺。」韓香笑道： 「早知是自己兄妹，便留他多做幾首詩也不
妨。」柔玉小姐道： 「於今既是兄妹，後面請教他的日子正多
哩。」絳雪在旁笑道： 「韓姐，祇怕他要告訴夫人，說我昨日拿
他當賊哩。」柔玉小姐也笑道： 「體得亂說，恐人聽見。」

正說話間，一個丫頭走來說道： 「二小姐、三小姐都在浣霞
亭上等大小姐，同去見蔣官人。」柔玉小姐聞言，忙去換衣服，
打扮得沉魚落雁，比昨日又勝幾分。絳雪相隨，韓香也在後同
行，竟望亭子上來。祇見掌珠、步蓮二位小姐，也打扮得如花似
玉，一齊上前接住，說道： 「姐姐，我們今日得了一個哥哥，大
家同去看是個怎生模樣的人。」柔玉小姐道： 「他是大家子弟，
幼時又有舅舅教訓，料不俗惡。」說罷，同到屏門背後，先著絳
雪去向華夫人說知。華夫人道： 「我兒，你們快走出來，見了你
蔣家哥哥。」這三位小姐都低了頭，一步一步，就如仙子乘雲一
般，香風淅淅，輕輕走到堂屋中間，三人朝上並肩站了。蔣青巖
慌忙立起身來，向他姊妹三人，深深作了三個揖，他姊妹三人，
一齊答禮。左右搬了三張椅子，安在夫人下手坐了。華夫人指著
三個女兒向蔣青巖道： 「這是大孩兒柔玉，這是二孩兒掌珠，這
是三孩兒步蓮。」

蔣青巖道： 「姑娘雖是無子，有這般三個妹妹，何愁晚景？
」 （十五）

「你有選擇的機會，嗯？」他挑眉，
很樂意看見她這種反應。

「好啦！嘉芝在你出車禍的隔天就出
國了，本來她連我的跨年婚禮都可能沒辦
法參加，是我好說歹說，她才願意趕回
來。」

「出國！？她去哪裡？跟誰去？」辜
仲暘眉頭緊皺，忽然想起那天跟嘉芝在一
起的陳漢生。

「不知道，嘉芝不願意說，但她說是
去工作。」厚！她這個大哥，人在的時候
不追，等人走了，才在這問東問西的。

「對了，她臨走前，托我把一袋東西
交給你。」辜仲柔把那袋東西交給大哥。

「這是什麼？」看著那袋東西，辜仲
暘有種不好的預感。

他想起自己回到身體後，第一次跟嘉
芝見面時，她根本不給他好臉色看，這證
明她真的很生氣他不記得她這件事。

「我也不知道，大哥，你快點打開來
看不就知道了。」她也很好奇裡面是什
麼。

他把袋子打開，拿出一疊圖紙，還有
一張照片。

「咦？為什麼嘉芝畫了這麼多張你的
素描？還有一張她的照片？」辜仲柔搞不
清楚嘉芝為什麼要拿這些東西給大哥。

「哥，你跟嘉芝該不會以前就認識了
吧？」

如果不是這樣，為什麼嘉芝會畫這麼
多大哥的素描？而且看起來不太像是最近
畫的。

看到那些素描跟那張嘉芝在那間鬼屋
前的自拍照，辜仲暘的驚訝不比妹妹少，
他完全不知道要怎麼回答仲柔的問題。

難道要說他之前變成靈魂的時候，在
嘉芝家住了一陣子嗎？這種鬼話說了誰會
信！

而且，她為什麼要把這些東西給他？
難道——撇清關係？她想把他們曾經共有
的那段回憶忘光光！？

為什麼她要這樣？

啊！慘了！那天在
金典飯店，他跟馬倩倩
——

辜仲暘的臉倏地刷
白，這下子，他真的徹
徹底底的完了。

二00五年十二月三
十一日

「仲柔，有沒有看
見嘉芝？」

在教堂外，辜仲暘
緊張地問著妹妹。今天
一整天，他這個新娘的
哥哥，除了忙著招待婚
禮的來賓外，就是一直
忙著找歐嘉芝。

而她像存心躲著他
似，讓他怎麼樣也找不
到。

大家也像聯合起來
整他一樣，一會兒說她
在 東 、 一 會 兒 說 她 在
西，整到他頭昏眼花，最後卻連根她的頭
髮都找不到。

「喔，有啊，她剛才接到我的新娘捧
花之後，就往花園走去了。」

看大哥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辜仲柔
決定不耍他了，讓他去找嘉芝好好談談。

「謝了。」
一知道她的去處，他立刻迫不及待地

往教堂後面的花園跑去。
還好花園不大，終於讓他在花園中庭

的噴水池旁找到她。
她今天穿了一件全白的伴娘禮服，將

她整個人襯托得像個白雪公主，美極了！
看著她站在噴水池旁的背影，辜仲暘

的心跳急遽加速，手心開始冒汗，站在離
她十公尺遠的地方，裹足不前。他知道她
一定還在生氣，今天她對在場的每個人都
是笑笑的，唯獨在看到他時，臉是臭的。
（四十九）

那柄劍，一看就知道不是凡品，精光閃
閃，奪目之極，在月色之下，更有一股陰純之
氣，叫人看了不由自主，心頭生寒。

他提劍在手，擺了一個架式，左手捏著劍
訣，舞起劍來，倒也中規中距，一面舞．一面還
在不斷發出那種難聽之極的嚎叫聲。

約莫舞了十來分鐘，他提起劍來，向身邊一
株小樹砍去， 「嚓」的一聲，手臂粗的小樹，一
下被砍斷。我心中一驚。這柄劍那麼鋒利，要是
在一個瘋子的手中，那可不是鬧著玩的。

在小樹斷下之際，那人恨恨地道： 「恨不能
殺反賊如斷此樹。」接著，他又是一聲長歎：
「可恨太祖高皇帝，南征北討，打下大好江山，

竟斷送在我的手裡。」
他恨聲不絕，神情也在逐漸加深痛苦，突然

之間，又是一聲大叫，接著一聲長歎： 「真無面
目見高皇帝於泉下。」

說著，他雙眼瞪得極大，一咬牙，竟然提起
那柄鋒利無匹的寶劍來，向自己的脖子便割。

突然之間，會起了這樣的變化，我和齊白兩
人怎麼也想不到那柄劍如此鋒利，抹上了脖子，
就算一時不死，荒山野嶺之中，上哪裡去找醫
生？而我們和他相隔至少有三十公尺，想要出手
從他的手中奪下劍來，是怎麼都來不及的了。

我不管齊白怎樣想，在這樣的情形下，總是
救人要緊，我陡然躍起，一面大喝； 「且慢。
」

雪亮的劍刃，和那人的脖子，相差祇有半公
分，而他握劍的手，也不是十分穩定。那柄劍看
來相當重，正在顫動，那麼鋒利的劍刃。隨便碰
上一下，便非皮開肉綻不可，所以我已向前躍
出，不容他先發問，就喝道： 「太祖高皇帝打下
的江山，還是由高皇帝子孫承襲，何恨之有？
」

那人手中劍一橫，劍尖直指向我，神情可怕
之至，厲聲道： 「何方賊子，敢出言不遜？」

我在他面前站定，冷笑道： 「還有更不遜的
哩，江山歸於一家一姓，這種事早就沒有了，我
不管你是人是鬼，也不管你在做什麼夢，也該醒
了。」

我的話未曾說完，那人大吼一聲，踏步向
前，一劍已向我刺來。

在他舞劍之際，我已經看出，這人對於劍
術，其實一竅不通，祇不過手中捏著劍在亂揮
亂舞而已。但饒是如此，由於他手中的劍實在
太好，所以當他不成章法，一劍刺來時，仍然
帶起了一股寒氣。可以想像，這柄劍，如果在
一個劍術名家手中，全閃起什麼樣的寒芒。

我在躍向前之際，就早有準備，落腳處，
正在剛才被他砍斷的那株小村旁，樹雖不粗，但
是倒在地上的大半截，倒也枝葉茂密。這時，他
一劍刺來，我向後略退，一腳把半截樹撩了起
來，向那人劈頭劈腦，壓了過去，那人陡見一大
團東西，帶著風，劈面而來，嚇得慌了手腳。

（六十五）


